盛泽的会馆和公所
周德华收集整理
栋宇沉沉会馆多   承平商货万千罗

自从旷劫重生后   鲁殿灵光余几何
以上是《盛湖竹枝词》中题名为“会馆多”的一首。

盛泽镇是苏州地区的一个工商业专业市镇。有几所会馆。一个镇上有好几所会馆。这在全国其他各地是少见的。［1］
会馆建置
    经查考，清末至民国年间。盛泽还有八所会馆。即：

任城会馆——又名济宁会馆。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山东兖州府济宁州商人集资金建。［2］
徽宁会馆——嘉庆十四年（一八一○年）徽州、宁国商人合建。［3］
济东会馆——嘉庆十□年济南府人建。［4］
华阳会馆——又名红花会馆，乾隆□十□年建。［5］
宁绍会馆——又名静安公祠。乾隆□十年。宁波绍兴诸商公建。［6］
山西会馆——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年）山西商人建。［7］

金陵会馆——附设在三义殿（即关帝庙）内由金陵商人募捐、建于顺治年间。［8］

绍兴会馆——附设在西庙内。建立年份不详。

尔后，山西会馆为日寇所焚毁，任城、金陵两会馆在“史无前例”中作为“四旧”被拆毁，宁绍及绍兴会馆被改建他用。目前祗存济东、华阳、徽宁三所会馆遗址，亦已面目全非，亟待修缮保护。
会馆的作用和性质
明代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而江南一带尤甚。综观数部方志，盛泽之有文字记载，始见于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十六家，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今盛泽乡黄溪村）四五十里居民乃尽逐绫罗之利，至嘉靖年间。人口倍之始称市。迨至明末，在冯梦龙的笔下是“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底。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的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9］而周灿［10］在其五律中有“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之句。可见，当时盛泽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丝绸生产和集散中心了。

入清，康熙年间，“商贾远近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指为第一”。［11］乾隆年间则“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辇金至者无虚日”。［12］此时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绸市。盛泽的会馆自顺治起至乾嘉年间陆续建立与绸市的兴起互为印证。这一时期，正处于清王室一统天下后，社会秩序渐趋稳定，而经济有所发展的太平盛世环境中。

客商云集，停留时间较长。在弹丸之地的小镇上几无立锥之地，于是各地商人纷纷筹款建造会馆。早期的会馆单纯供膳留宿，建筑极为简陋。以后交易规模日廓，“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13］客籍行商多半转为座商，并竞相开设铺户作坊，有些巨商则在盛泽设立办事机构或分支机构。于是携带家眷定居者日众。正如徽宁会馆碑记（道光十二年）所述：“皖人有迁居隶籍于吴，及侨居而遂家焉者。”会馆也就从单纯的施舍性质演化为地域性的商业权益机构。会馆成为客帮商行共同集议有关经营和贸易的场所。运用集体力量，对外统一步调代表本帮利益与当地行政机构及商业组织进行交涉；对内则调节本帮本行业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团结。盛泽的会馆以这种工商业行会性质者为主，其交易活动的大部分是采买绸段。也兼营其他，如安徽徽宁两州商人是来到盛泽的第二大移民集团。正如徽宁会馆碑所记载：“皖省徽州、宁国两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尤汇集处也”。当地人称安徽人为徽帮，他们带来了茶叶、山货、鞭炮、爆竹、宣纸、徽墨和歙砚，还垄断了盛泽的酒酱业和典当业。

第二种会馆带有手工业行会性质、以宁绍会馆及绍兴会馆为代表。绍兴及其周围地区（诸暨、余姚、慈溪、上虞等）的移民是来到盛泽的最大移民集团，历史亦最早。原先都是山区贫苦农民，体魂健壮。能吃苦耐劳。在盛丝绸泽业兴起以前，多半从事农牧业。弘治《吴江县志》载：“每岁秋获之后、水田中多遗穗及鱼虾之类，绍兴人辄来养鸭，以千百为群，吴人呼为鸭客……”。绍兴的丝绸后整理技术发展较早。在盛泽的丝绸生产兴盛以后，他们逐渐从周围农村及绍兴前来从事踩坊、染坊、炼坊、粉坊等丝绸后整理行业，少数人勤俭操持有了积累以后上升为坊主，此两会馆常集坊主和帮工于一堂，调节劳资关系，两会馆还为绍兴籍劳力来盛泽就业引荐作保，以致源源而来，络绎不绝，最多时占盛泽总人口什一以上。绍帮还垄断了豆腐、航运及搬运业。甬帮在盛泽钱庄行业中有相当势力。

所有会馆都带有同乡会的性质，正如重修济东会馆碑记所述：“盛泽为吴江巨镇。在昔尤为繁盛，各省商贾，鹜趋麇集，吾乡营商者亦多集斯土，因建两会馆以联合梓谊……”（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杨中孚刻），又如《宁绍旅盛同乡会缘起》一文中说：“居今之世，欲求克自树立，而不为人所颠扑者。其道惟群，顾群必自治，而后能顺应潮流，增进福利。吾浙之宁绍两府人民，夙富自治观念。举凡旅居地方，若公所，若会馆，类能自理一群之事，由来尚矣”。［14］
会馆不仅住宿有所。而且贮货有仓，外地客商选购的绸匹在此集整待运，于是仓储手段成为会馆的又一职能。

会馆还购置地产雇人耕种或出租，如任城会馆，有地产三十一亩多。而馆基本本身仅占五亩六分五厘，其余均为田产，雇人耕种以收粮。

会馆是商品交换和丝绸贸易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丝绸生产和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盛泽向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称。在丝绸交易活动中会馆兼具吸收和辐射两个方面的作用，前者指吸引各地客商前来市易。吸收了四方资金用以扩大再生产，得以“日出万绸”；而后者则指覆盖面之广。八所会馆馆籍的地理分布足资佐证，盛泽丝绸向北辐射至太行山两麓、长城内外，华中辐射至宁皖及长江沿岸各埠，而西南则辐射到四川广元一带（华阳会馆系四川省华阳郡人所建，即今四川广元县一带）。事实上，通过这些会馆的商贾还转销到滇、黔、康、藏、粤、闽、赣、湘、鄂、陕、甘、蒙、辽等省区，可见“衣被天下”之说不谬。

盛泽丝绸有出口记载为清中叶，据无锡区汇揽（民国十六年初版）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间畅销国内外各地，南洋各属。欧洲各处……”。康熙开放海禁以后，盛泽绸经广州大宗出口，当时并非直接售予洋商，而经由广东商人之手，而盛泽绝无岭南一带会馆的记载和口头传说。据绸业界老前辈解释，广东客商来到盛泽，远较其他客帮为晚然其成交额甚大，广东商人资金雄厚，常把大笔采买资金存放在当地绸庄委托代办（专做广东人生意的绸庄称为广庄）毋须在盛地逗留过久，晚清、盛泽各绸庄纷纷在沪设立分庄。广东商贾只须在沪接洽便可。江南一带的会馆始自万历，盛于乾嘉，而道咸以后则渐趋衰落，自无建馆之必要了。
会所的兴起
会馆衰落之际，正好是公所兴起之时。

盛泽的商业和财贸业，以绸业为首带动其他，达到百业兴旺的程度，每个行业为维护本行业的利益，约束同业之间的竞争，调节同业内部矛盾，相继建立起各自的同业行会组织——公所。

公所中之执牛耳者，当首推绸业，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己卯十一月十五日盛泽镇众绸行择镇东东城隍庙隔壁之普仁堂为议事之公所。［15］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在市中北大街登椿桥堍择地再建新所。更名为培元公所。［16］绸业公所为绸庄（行）之同业组织。包揽成品绸缎的购销。清末民初曾出资兴建丝绸交易市场即“庄面”，今犹存。

丝业公所——又名先蚕祠或蚕皇殿，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里中丝业公建。［17］
领业公所——又名汇经公所，成立于晚清。先租房于潇湘弄底为所址。国民六年（1917年）在姚家坝购进名为计家厅之大户房屋。经修葺，才有自己的正式公所。为领投之同业组织。

钱业公所——建于晚清，位于斜桥堍。盛泽由于丝绸交易兴盛，市面繁荣，货币的流通甚钜，乃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开设第一家钱庄，经宣统而民国，在鼎盛时期曾有近二十家钱庄同时开业，这些钱庄由初创时期的钱兑业务，发展为放款、汇划、贴现等全面金融业务。

米业公所——建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年）位于升明桥堍。在史丙奎撰写的“米业公所碑记”中说：“盛泽一隅，则专重丝绸，务米者仅居十之二三，自乾嘉至道光年间，米市之集，犹不亚于平望诸镇。”碑末刻上同业集捐协力各行号，不论已闭，现开，计有永和号、程复兴行等四十五家。［18］
全盛时期。盛泽米行同时开业者二十有奇。秋收以后籴进农民交来之糙米，加工成精白米（民国以后诸米行都附设柴油引擎发动的碾米机）贮存一部分供市镇食用，再输出一部分到苏沪各地，春夏青黄不接时期，米行又把存米粜出售予乡民，吃半年商品粮是盛泽周围乡村的特点。本地农户重织轻耕，耕作粗放，有时甚至把田租与外地农民（大多是绍兴人）耕种。米业为农村机户和市镇的雇佣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口粮，间接支持了盛泽地区的丝绸生产。米行还兼放货币贷款和实物贷款，如肥料（豆饼、菜籽饼）、饲料（米糠）、甚至大米。利息一般为月息二分。但有时遇到粮荒年份，少数米商积居奇。春季借出一石米到秋收时要还二石，无疑是变相高利贷。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
以上五个公所主宰着盛泽镇的经济活动，绸、丝、领、钱、米业成为盛泽商会中的五虎将，盛泽历任商会会长以绸业界领袖居多。至于其他公所，如南北货、香烛、地货、银楼、鲜肉、腌腊等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所有公所都订有会章行规。如绸业公所对绸缎的匹长、门幅、重量等规格都作了规定，每天都制定出主要品种的收购价格，每家领户和绸庄（行）都据此挂出水牌。领业公所对领投收取佣金亦有规定。而钱业公所则在每月底召集全行业会议，根据苏、锡、沪、嘉等地的金融行情定出下个月的拆息标准。在度量衡器具方面，如绸业之对于尺、寸，米业之对于斗、升，都进行抽查、校验。对于取巧或违犯行规者，给予制裁。

公所组织缜密，有理事会和临事会等机构司领导和监督职能。规模大的公所还聘有“公先生”，由地方上有声望之豪绅或政界人士担任（或兼任），扮演法律顾问和公共关系调解人之角色。如商行请牙贴要请“公先生”出马到有关当局那里去领回。与其他行业有纠纷时也由“公先生”出面调解。在江浙战争（一九二四年）风云突变，直皖两系军队陈兵省界时，盛泽商会及绸业等公所紧急筹款由“公先生”出现疏通，而使盛泽免遭劫难。“公先生”为终身职，待遇优裕。
公所的向外开拓和省际联合
鸦片战争以前，盛泽丝绸以内销为主，虽然行销范围几乎遍及全国，而以北方为主流。《黄溪志》（道光刻本）称“每日收（绸）至盛泽、王江泾牙行卖之。花样轻重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清朝中后期的盛泽绸匹多半由庄船（绸庄专雇用于装绸）载往苏州再转北方及长江中上游各埠。如今苏州阊门水关内沿河有一处名为“盛泽码头”的地方，即是当年盛泽绸缎起卸的专用码头。

一八四三年上海被迫开埠，盛泽丝绸经由上海出口，本地绸商中之一部分由坐地经销转而向外开拓，而以上海为主要目标，纷纷在沪建立分庄（称为申庄）或办事机构，以洋行为对象进行交易。有些领投本身无资金、靠其熟稔的商业人事关系和其“活络头寸”，单枪匹马到上海当“跑街”或“掮客”，以绸缎店为对象进行兜售。当时绸庄（行）多租赁北京路、山西路一带民房开业，而掮客多聚居在九江路之“源源旅馆”及“卫生旅馆”内。其时之上海滩既有帝国主义势力，又有青红等帮流氓集团，站稳脚跟颇为不易。在沪之盛泽绸商乃联合邻省嘉兴县王江泾之同行于晚清时（具体年份尚待查考）合建盛泾公所。作为一个跨省的商业行会组织，维护两地绸庄（行）和丝绸掮客的利益，该公所位于上海老闸桥堍南苏州路的盛泾里内，遗址犹存，惟已改为民居。一九二四年日本政府建立关税壁垒限制我国绸缎进口，无疑对盛泽丝绸是个沉重打击，盛泾公所为此曾提出抗议，并以抵制日货作为报复。“绸商抵制日货，日本此次增加税率。将吾国丝织品列入奢侈品中，值百抽百，虽经交涉各国均得延缓三月实行，独对于吾国不通融，是以上海盛泾公所开会议决通知沪、盛、泾三处同业（通知书已见二十五日上海各报）一律抵制日货对付云”。［19］
无独有偶，震泽之丝商与南浔丝商亦携手合作，于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创建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又名丝业会馆）。公所在上海山西路一九六号。该会宗旨为：“专管江浙两省土丝之内外事务，集合众力以维护同业之相互利益，排除各种障碍”。该会致力经销土丝（辑里丝）于光绪初年至十年（一八七五~一八八四年）为最盛，两省年销沪达五万包左右，大部分供出口。［20］上述两处公所，集乡谊和同业于一身，较之单纯的会馆又进了一步，这种类型是颇为少见的。
会馆公所的建筑和其他活动
会馆和公所除少数租赁房屋外，大都自身建造，在建筑风格上以庙堂式居多，少数为庭院式，前者气宇轩昂，有门楼、殿堂、廊庑、戏台、广场、书院、花园等，以宁绍会馆及丝业公所为代表，两处的广场均可容万人观剧。丝业公所（先蚕祠）之门楼不仅气势磅礴，而且形制精美，如门楼入口处有三座拱门，主拱门上方有“先蚕祠”匾额，东西拱门上方各嵌有华版，东为“织云”，西为“绣锦”，四个字描绘了道光年间盛泽丝绸业的风貌。后者多设在市镇中心，面积局限，只有厅堂厢房及庭院，比较简朴。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会馆和公所免不了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供奉行业祖师或本乡本土的名士神道作为各自的守护神，如丝业公所塑有轩辕、神农和嫘祖三座鎏金神象，济东会馆供奉金龙四大王神主，任城会馆祀宋工部郎中张夏。而绸、领及盛泾公所等处及其他许多商业性公所，都不约而同地祀奉关帝菩萨，究其原因，从商以信义为本，而关羽为信义之象征。每年都有一定的节期，进行祭祀，或酬神演戏，或吃斋诵经。总之，都祈求生意兴隆，财运亨通。如蚕皇殿在小满节由丝业公所出资演戏三天（一天昆剧，二天京剧），以贺蚕神生日。延请江南一带有名戏班来演出，相沿成俗，远近闻名，在茅盾所编《中国的一日》中曾有过生动描写。

会馆和公所在不同程度上办了一些“义举善事”，如绸、丝两业公所分别办了义塾和小学，对本行业子弟进行识字教育。盛泾公所也办了学堂，对盛泽、王江泾籍学生进行启蒙教育。绸业公所还在镇中心花园街开凿了“义井”（自流井），向居民免费供水。宁绍和徽宁两会馆还办了殡舍和义冢。如徽宁会馆之碑记说：“设积功堂。置殡舍、权依旅榇，俟其家携带以归。其年久无所归者。徽郡六邑，宁国旌邑，各置地为义冢，分为两所每岁季冬野葬，具有程式，于是徽宁之旅居于镇者，无不敦睦桑梓……”［21］会馆还对失业者给予救济，对老弱病残者容留收养，为贫病者延医给药，对天灾人祸进行赈济，如冬天之施粥、施棺等。总之，对生老病死都作了妥善安排。

会馆还讲究同乡义气，毫无条件。对流落本地的同乡人供与餐，留与宿，资与盘缠。

会馆和公所是盛泽作为一个工商业城镇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促进盛泽经济特别是在丝绸生产和流通中起了不可抹杀的历史作用。

［1］ 洪焕椿  《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苏州工商碑刻资料剖析之一》《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二期。

［2］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集》三二七页《吴江盛泽镇济宁会馆置田建庙碑》，又《盛湖志》（民国九年杭州刻本）记载该馆系康熙二十一年（一八九二年）山左诸商建。

［3］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集》三五五页《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缘始碑记》又《盛湖志》（同上版本）记载系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徽人拓建。

［4］ 《盛湖志》（同上版本）

［5］ 《盛湖志》（同上版本）

［6］ 《盛湖志》（同上版本）

［7］ 《盛湖志》（同上版本）

［8］ 《盛湖志》（同上版本）

［9］  冯梦龙《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

［10］ 周灿  字光甫盛泽谢天港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官至江西巡按御史。

［11］ 康熙《吴江县志》。

［12］ 乾隆《盛湖志》。
［13］ 康熙《吴江县志定本》。

［14］ 《新盛泽》报  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15］ 《盛湖志》仲同纂再增纂卷二。

［16］ 《盛湖志补》民国十三年刻本卷一。

［17］ 《盛湖志补》民国十三年刻本卷六。

［18］ 《明清苏州工商碑刻资料集》二三四页。
［19］ 《新盛泽》报民国十三年九月一日二版。
［20］ 《国际贸易导报》二卷八号。
［21］ 《江苏省明清碑刻资料选集》四四七页。
调寄《望江南》
—甲子秋赴黎，参观亚叔故居

何幸也，

今日再相逢！

瞻仰门庭依旧是，

一生史绩满堂红，

胜却旧时容。
